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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ancient Hebrew myth traditions, myt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minds of modern Jews, 
and hence modern Israel social life has not walked out of myth. This possesses a certain degree of 
social significance. Meir Shalev’s novel, The Blue Mountain is generally famous for modern Israeli 
“Renaissance Myth”, which adds strong mythical factors to poetic descriptions of pioneers’ Zionist 
career, and then makes their renaissance dreams, racial reliefs and all artistic depiction details 
represent the unique spiritual life style and aesthetic concept of Jewish people. It’s worthy to 
conduct further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a and ar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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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古老的希伯来神话传统的影响下，神话因素被植入了现代犹太人的思想观念，并在以色列现代社会生

活，特别是复国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神话感染作用。梅厄·沙莱夫的小说《蓝山》素来以现代以色列“复

兴神话”著称，在对拓荒者的复国事业的诗意描写中注入了浓重的神话因素，使其复兴理想和种族信念

乃至全部艺术描写的细节都展现了独特的犹太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与审美观念，值得从思想史和艺术史

的角度加以认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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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耶路撒冷，继圣经文学、塔木德文学之后，受 19 世纪后期犹太文化启蒙运动兴起的影响，希伯来

语得到了逐步复兴，现代希伯来文学也随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二十世纪以来，一批以色列新

兴作家竞相展露才华，创作出大批与民族命运和世界形势息息相关的杰出作品，小说家、戏剧家梅厄·沙

莱夫(Meir Shalev, 1948-)便是这批作家之一。 
沙莱夫出生于以色列第一座“莫沙夫”集体农庄拿哈拉(Nahalal)，他对这片蓝山脚下的热土怀有深

挚的情感。1966 年至 1968 年，梅厄·沙莱夫参军服役；1972 年，他获得希伯来大学心理学学士学位；

1994 年，他成为希伯来大学的驻校作家。目前，他的小说已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曾荣获 1989 年总理

奖、1992 年妇女复国组织奖和 1994 年的肖洛姆•阿莱汉姆奖，为当代以色列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拓荒者创造新式民族神话 

沙莱夫创作的长篇处女作《蓝山》[1]出版于 1988 年，故事背景是以色列中北部的卡麦尔山(蓝山。

在接受中国媒体《外滩画报》[2]专访时，沙莱夫称作品中村民们遥望的这座蓝山，指的就是《圣经·旧

约》里的迦密山(Mount Carmel)，这是一座从西北往东南延伸的山脉。海法位于该山脉的西北部，一半在

山上一半伸入地中海，著名的耶斯列河谷经过其东部。从远处遥望，这座山呈现出雾气腾腾的蓝色。 
小说《蓝山》讲述了第二次大迁徙时移民到杰兹里尔山的“莫沙夫”中的拓荒者们建设家园、艰辛

创业的故事。与以色列完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全部财产公有的“基布兹”不同，《蓝山》里描写的

犹太定居者们组成的是“莫沙夫”——那是一种比“基布兹”更少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形式，虽然

人们一起耕种土地，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这些从俄罗斯移民而来、定居在耶斯列河谷的俄

裔犹太人，绝大多数都是从海法港入境的。他们在这片《圣经》所称的迦南之地播种作物，栽植果树，

实践着他们的美好社会理想。从文化的深远意义来说，则延续了希伯来民族生存、繁衍和复兴的神话。 
小说中没有详细交代拓荒者为何而来，以及来到这里之前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尽管很多读者都

能够想起沙皇俄国统治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在这方面，该作与以色列作家乔治·厄特的《但以理·底

龙达》、斯莫伦斯金的《遗产》、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及阿哈龙·阿佩菲尔德、A·B·耶

和舒华和大卫·格罗斯曼等人创作的以色列复兴故事不同。在梅厄·沙莱夫的《蓝山》中，拓荒者的集

体记忆几乎被隐藏起来，他们曾经历的惨痛屠犹事件和幸存者身份基本无迹可寻。在这里，故事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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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拓荒者到来之后，才真切而又神奇地发生了，可见这是一部昂然向前、毅然开拓新生活和新时代的诗

章。 
每个民族在其历史交关时刻都会产生改变命运的梦想。《蓝山》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用自然、劳动

和歌声编织而成的犹太民族复兴故事。这些故事有喜有悲、有真有幻，不仅积极乐观地记录了第二次犹

太移民浪潮的历史风貌，也把每个人心中的拓荒体验上升到了民族神话和复国梦想的历史高度。 
众所周知，在两千年间的放逐漂泊中，犹太民族备受歧视凌辱、驱赶杀戮，历史命运迫使这个民族

不得不为争得一己之地而奋争、流血、战斗，而祖先的苦难和业绩，特别是《圣经》和犹太教中耶和华

对犹太民族的“神圣承诺”——定居在流着奶与蜜的迦南，让这个民族多多繁衍，像海边的沙一样——

始终是全体犹太人复国信念的梦想。自从公元前 1003 年大卫王击败非利士人等敌对部族并建都耶路撒冷，

以及所罗门王的强盛与扩张(版图从幼发拉底河延伸至埃及边界)之后，犹太人就接连遭到无数次的侵犯乃

至灭顶之灾。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叙利亚的塞琉西王朝、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大帝、穆斯林哈里发奥马尔、大马士革王朝、巴格达阿拔斯王

朝、库尔德人萨拉丁、埃及马穆鲁克家族、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等，都曾率军入侵他们的故土，硝烟兵

燹、生灵涂炭，给世代犹太人心灵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因此，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布建

国的时刻，堪称以色列两千年民族苦难史的终结。 
从精神史的角度说，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正是犹太民族响应《以赛亚书》召唤的结果，“我必因耶

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

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3]，在蓝山脚下上演的拓荒者开创犹太家园的一幕就是这种苦难历史

的回声，就是先知意志的复活、民族血脉的再生。 
小说《蓝山》有别于以往的以色列民族国家复兴的故事，它把读者带进了戈壁沙海旁的圣城古地，

诗意地展现了创业者的激情岁月。“坐落在以色列中北部的卡麦尔山，俯瞰犹太拓荒者最早的定居地之

一耶斯列平原，将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与农垦区分割开来。在阳光的映衬下，确实有几分蓝带飘然的味道。

俄罗斯移民来到此地，在那里清淤排沼，劳作耕耘，将其建造为那个国家最富足的农区之一。巴鲁赫·申

纳尔的外公亚科夫·米尔金和他的朋友们便属于这一代拓荒者。”作家在小说的序言中这样介绍拓荒者

的到来。 
在由拓荒者的梦想和实践构成故事中，这些拓荒者及其后辈建立了两个定居地，一为村子，一为墓

园，两者都在不断发展壮大。生与死都在这片上帝应许的土地上，历来就是以色列人的梦想。除了对生

者意气风发、艰苦奋斗的描写，作家还刻意描写了死亡。尽管每个人物死去的方式都那样平常和普通，

有的老死、有的病死、有的因意外而死，但拓荒者们的共同之处是把毕生心血献给了建设家园的事业。

他们的生命可以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他们的死亡则留给人无尽的玄想。人们只要想到圣地耶路撒冷周围

的无数坟墓，想到以色列土地上时常可以见到的战死者纪念碑，就不难理解生于斯葬于斯的拓荒者们的

意志了。 
作家在小说结尾这样写道：“拓荒者丹尼尔·利伯森把伊斯特的名字犁在土地上，在每年春天里，

矢车菊描绘了那巨大的蓝色字母[4]。”读来在人眼前呈现出一种浪漫的幻象：那一抹蓝色，正在变幻着

形状，由巨大的蓝色字母，腾空而起，犹如以色列国旗上蓝色的六角形——大卫星的图案，伫立在卡麦

尔山上，忠诚地守卫着以色列人理想中的家园。 

3. 孕育民族国家的诗化自然 

莫沙夫里的年轻人不能没有爱情，火热的垦荒生活更为他们的爱情插上翅膀。小说在叙述伊斯特的

爱情时不仅充满诗意，而且饱含浓冽的象征意味。伊斯特曾贪婪地吞下憨直的丹尼尔送来的烧鸡和烤牛



李瑶，赵沛林 
 

 
167 

肉，也曾用热烈的拥抱回报丹尼尔。但是，她的任性却驱使她迅速背叛了丹尼尔对她的爱，毫无顾忌地

与便雅悯夜夜散步，从未停止。她与便雅悯手拉手四处张扬，不过他们的相爱没有遭到任何谴责。那时

的她仿佛陷入甜美的梦境。在梦里，一片繁花盛开的景象，处处充满诗情画意，好比伊斯特恋爱时的心

境。 

最早开放的是扁桃树的白花，芬芳的花瓣不堪风雨，在空中纷纷飘落。随后绽开的是粉红色的桃花，淡雅的色

彩，欣长花蕊衬托着艳丽的花蕾。旁边盛开的是纤柔的杏花，带着女性的香味，不久之后，李树开花了，细小的花

朵像白色的天鹅绒盖满了整个枝条。普林节过后，苹果花开，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味道像果实一样饱满多汁。逾

越节开的是椙桲花，蕾切尔和什洛莫·列文用它做果酱和果冻；梨花也挂满枝头，雪白的花朵中溢出清醇的酒香。

最后，当果园上空烈日暴晒时，橘树吐出了花蕊，浓郁的花香笼罩整个村落，给果园的百花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

号。[4] 

伊斯特始终引领着便雅悯向前。夜里，她带着他在落花之中嬉戏。他们跟花草一同自由翻飞，与蜜

蜂一起嗡嗡欢唱。早晨，她带着他在红花草地里奔跑。他们一起去捉蜂王，遇到在阳光下伸展开粗壮身

体的毒蛇，她嘲笑便雅悯怕蛇怕得要死。午后，她带着他坐在田里，瞭望英国空军基地。他说想要偷一

架飞机，飞回老家去。她告诉他，母亲菲吉在世的时候，家里有一头驴子，每到晚上，耳朵就会像翅膀

一样展开，飞到君士坦丁堡去晋见土耳其苏丹王。他狐疑地打量她，美滋滋地躺在她身边。 
小说在讲述这对儿恋人的故事时，流露出一种按捺不住的诗意。那种田园的情调和自由的恋情，只

能出现在祖先踏过的土地上。而夏日里令人晕熏的草地和昆虫，以及预示着丰硕收获的繁花烂漫的果园

则令人想到以色列民族的复兴前景。 
小说《蓝山》不仅从字里行间流溢出诗情画意，而且热情地描写了人物的诗歌情怀，让人处处感受

到神秘的灵性。 
亚伯拉罕·米尔金、丹尼·里洛夫、亚科夫·皮耐斯等人时常借诗歌表达情感。这些诗作虽然尘封

在记忆里，但却保留下了他们稚嫩的印记，虽然没有发表的机会，可它们仍清晰地印证着某种真实的思

绪。 
亚伯拉罕·米尔金舅舅的诗歌当初曾引起一阵骚动。根据复国运动报记者的记录：村里的头生子，

亚伯拉罕·米尔金朗诵诗歌一首，含义不详，似与国事无关。同志们被惊呆了—— 

天宇尘埃落纷纷， 

触动往事不由身， 

魂魄欲火何以息， 

血肉真身绽花心。 

情郎无言对盟誓， 

梦里依稀感手温。 

真爱不惧东风恶， 

海枯石烂情谊存。 

磨难历尽成往昔， 

为伊感念到如今。[4] 

多年之后，果园不在了，可在米尔金的长子亚伯拉罕眼中，果树还在。他在父亲的墓碑上刻了名字

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诗，以纪念父亲在这里种下的第一棵树——“一颗绿色的橄榄树，美丽，结着优

雅的果子”。在巴鲁赫看来，这些诗——亚伯拉罕舅舅的诗歌，与最初的几次听证会，大战时期的蝗灾，



李瑶，赵沛林 
 

 
168 

利亚·皮耐斯之死，以及利娃埋得很深的箱子，只有用液压翻土机才能重见天日。 
老教师皮耐斯曾记录下他从前的学生丹尼·里洛夫写的稚嫩的小诗。40 年后，小诗的作者成了饲养

员。皮耐斯发表了丹尼·里洛夫的这首小诗，没想到这让丹尼·里洛夫羞愤难当。这首小诗，也让全村

人忍俊不禁。 
皮耐斯也曾写过“一首小诗”发表在《青年工人》上，用花样纹饰围着边，并由曼陀林·泽尔金配

上曲调。山谷里每个小孩都能自信地尖声高唱副歌部分： 

说尔身心不累， 

说尔梦想不碎。 

汝乃此地先驱， 

头颅切勿低垂！[4] 

小说里的人物仿佛出没于童话世界，各有超凡的异能和灵感。与此相配合的是，小说里的动物也充满

灵性，各有传奇经历，甚至还有各自的性格和名字。小说中那头著名的骡子名叫柴泽尔；珍·瓦列恩，是

埃夫莱因的小牛；布尔加科夫，是利娃·马古利斯的大宠物猫；花母鸡，叫苏珊娜；看家狗的名字是，曼

娅。 
骡子柴泽尔像其他人一样，死后葬在了老米尔金身边。菲吉很喜欢只吃素食的柴泽尔，有时她会送

他一个蛋糕，但却让老柴泽尔自责不迭，而且吃下后又受腹胀之苦。后来，柴泽尔老到不能走路时，还

拿到了自己的养老金。作家沙莱夫小时候，祖父母就拿牲畜当人一样对待。似乎对动物的爱也折射出人

对自然、对家园、对生活的爱。沙莱夫家里的老马早就走不动路了，祖父不让人把它们卖掉，相当于养

老一样，好吃好喝地照顾着，直到死去。这种农民对牲口的深切眷恋之情在传统社会里并不少见。 
珍·瓦列恩是埃夫莱因的小牛。埃夫莱因眷恋他的牲口甚至超过对人的眷恋，因为人们始终嫌弃他

在作战中留下的脸伤。他整天脸上带着面具，背着小奶牛去放牧，风雨不误。耶胡沙·贝说，自己用一

只手就能把埃夫莱因摔倒在地。埃夫莱因举不起两百磅，甚至连一百磅也不行，但那头奶牛却是埃夫莱

因唯一能抗得动的东西。他把奶牛扛到背上，走进了密林云雾之间，那是他的归宿。 
布尔加科夫是利娃·马古利斯的大宠物猫。这只猫离家出走后，成为了村落这一带最恐怖的杀手。

“马古利斯加的猫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只并非因为饥饿而是为了取乐而嗜杀成性的动物”，皮耐斯说，

他为此专辟一堂自然课。“这是人类社会对它产生的恶劣影响所致”，他讲解说，这只动物原为宠物，

沾染了人类习性，学会了“丛林法则”。 
还有那只名叫曼娅的看家狗。巴鲁赫的外公米尔金从医院回来，因注射的疼痛而哼哼唧唧。米尔金

第一件事就是把渎职的看家狗曼娅喊来，痛斥一顿。原来，一只袋狼夹着尾巴从田里溜进米尔金家，由

于饥饿和贪婪，涎水四流。那时，小外孙正坐在场院里逗晒太阳的小猫玩，往它们身上撒土。一见到袋

狼，小猫飞快地躲到一堆旧罐下，看家狗曼娅恐惧地叫起来，像松鼠一样跳到牛棚顶上，浑身哆嗦。米

尔金闻声毫不犹豫地扑向猛兽并徒手将其掐死，从猎食的野狼嘴里救下了小外孙巴鲁赫。被痛斥了一顿

的曼娅伤心万分，带着饭钵灰溜溜地走了，此后再也没回家。利伯森那时当村里的会计，常去特拉维夫，

说是在那里见到过曼娅，正在路边咖啡馆门前向英国人乞讨。 
这些动物固然深通人性，但在作者笔下，它们已经被赋予神秘色彩，成了和人类一起投入家园建设、

并和这块土地密不可分的生灵了。可见作者深受古老的希伯来神话传统的影响，刻意将本民族的现代诞

生做了神话式的、诗意的处理，从而证明了跨越几千年的以色列复国事业在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占有

的神话般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沙莱夫的这部作品运用自己祖先创造的深邃的神话思维方式，讲出

了散居世界各地、长期处于流离失所的犹太人，迫切地回到流着奶与蜜的迦南地建立家园的故事，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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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的现代历史事件锻造成了一篇赓续千年传统的民族“复兴神话”。 

4. 一切为了土地的召唤 

在拓荒者眼里，大自然中的跳蚤、蟑螂、鬣狗、秃鹰、豹子和眼镜蛇的重要性如同守护家园的狗、

辛勤劳作的马，乃至臂弯里的情人、母亲膝头的孩子一样，值得人类珍视。拓荒者们在胼手砥足开拓家

园的过程中，时刻都将珍视土地、顺从自然等同于对待家人一样，显示出超越人文情怀的自然观。 
什洛莫·列文是菲吉的哥哥，当他收到妹妹菲吉的死讯时，昏倒在文具店地板上。他为了妹妹和自

己无着落的生活而哭泣，但过后他意识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就在脚下的大地上。他来到村子里后，有了

新的发现和感悟。山谷的黑土粘满双手，从番茄地里拔出的木犀草和野莳萝的香气让他欣喜。一个月后，

他给妹妹上了坟，又到村委会谋得了一个工作岗位，把余生献给了黑土地和植物的芬芳。 
小说描写了利伯森转身面向山谷时说的一段话，“我们在这儿建造了一个村庄。一个我们自己的地

方。那儿，那儿的一大片绿色——是我们种下的桉树林。那些树吸干了沼泽。砍了它们，沼泽就会回来，

近在眼前啊”。拓荒者们是使用什么神力缔造村庄，使种族繁衍生存？答案很简单，是“树”！拓荒者

用树木，用一大片桉树林，用柠檬果园、葡萄园、苹果园…创造奇迹，复兴神话。 
小说中的老教师皮耐斯很羡慕穴居人，那些人游荡着来到这片坦荡的土地，不需要所谓宗教性的“救

赎”，也从未被人类的欲求所包围、划伤，他们只受自身饥渴的驱使，带着天然保有的纯洁食欲，寻找

被称之为生命的那种温暖湿润的东西。这种原始的生存方式以其质朴引发了皮耐斯的兴致。他读过让－

亨利·法布尔的《昆虫记》后评论说，“法布尔可能并没有纪录下最为精准的数据，而且还反对进化论。

但是，法布尔拥有儿童的纯真和好奇心”。他对巴鲁赫说，“在那些纯属愚蠢的谣传中，知了和蚂蚁的

寓言最过分。知了以幼虫的形态在地下过冬，根本不需要蚂蚁的任何恩惠。而且在夏天，是蚂蚁不勤劳，

反而贪婪地抢夺知了的劳动果实”。巴鲁赫记得手指间知了身体硬硬的感觉，它挣扎着踢着强健的腿要

挣脱开去。皮耐斯让巴鲁赫看到了它如何在苹果树干上吮吸汁液，同时那甜香味引来了一长溜暗色的小

蚂蚁，它们像一条黑色的溪流爬上树。这支铅色纵队贴着知了的喙，爬满它的背，吸食苹果树干上滴出

的汁水，散发出难闻的蚁酸味。从此巴鲁赫便记住了，知了勤劳，蚂蚁贪婪。 
在皮耐斯等人的陶冶下，每年夏天，巴鲁赫和小伙伴们都要在大捆的干草里储藏黄色的梨，焖出丝

丝诱人的甜香。果肉在果皮里化了，到了秋天，它们变成了鸡蛋形状的软和的止咳糖，胀鼓鼓的汁水饱

含醉人的精华。巴鲁赫轻轻地把它们从掩藏的地方拿出来，用牙齿咬破皮，吸出含着酒精的甘露，享受

这醉人的大自然的恩赐。 
在现实生活中，以色列国家法律规定，即便采摘一朵路旁的普通野花，也被视为非法。1964 年，以

色列专门成立了自然保护局，以及自然保护协会等组织。这些机构致力于推动保护自然的工作，既要兼

顾发展基础设施的需要，又要保护风景和自然环境。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植物和动物，诸如橡树、棕

榈树、小瞪羚、大角山羊、豹和秃鹫等均受到保护。例如，为鸟类安置鸟窝，记录和追踪鸟类迁徙的路

线，并严禁飞机在这些线路上飞行等。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深刻地指出了人的历史发展水平问题。对动物和自然

的热爱，将其变为社会的因素，同时把社会的变为自然的，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人的历史发展水平的

表现。从现代生态主义的角度看，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人

能够成功地复国，并在同周边复杂敌对势力的抗争中取得胜利，是和这一民族的历史发展水平分不开的。 

5. 民族复兴的意象创造 

在梅厄·沙莱夫笔下，拓荒者源源不断地回到迦南之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谋求生存，创建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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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果树，繁衍后代，这样的生活在作家的神奇想象下，披上了迷人的魔幻色彩。作家在小说中运用诸

多希腊和希伯来神话的象征和暗示，使作品的艺术内涵深深地扎根在黎凡特文化传统的土壤中。这种在

叙事中发挥出有力的象征和暗示作用的意象化描写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弥诺陶洛斯。在《蓝山》中，埃夫莱因 5 岁时，母亲菲吉去世了，父亲米尔金并不喜欢他。长大后，

埃夫莱因参军去了远方。多年后他带着战争留给他的创伤回到村里，他容貌尽毁，面相可怖，不被村民

们接受。他只和名字叫作珍·瓦列恩的小牛犊待在一块儿，每天都扛起它到处走动。便雅悯取笑埃夫莱

因，说他是“弥诺陶洛斯”[5]，但埃夫莱因不介意。他说，牛犊在他受伤前未曾见过他，所以能接受他

现在这个样子。他自己也因此力气日增，成了大力士。这个悲剧性人物形象除了提醒以色列人不忘自己

的捍卫者外，还用力士参孙式的命运描写传达出美丑依存、自然与人、个人与社会、时代分野等精深主

题。 
海伦。拐骗法妮娅的事件引发了莫沙夫与邻村间关系的恶化，合作灌溉工程被取消，甚至发生过在

干河谷上互掷石块的瓦砾事件，二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织成了一张仇恨的网。在村里

的一期幽默简讯中，法妮娅被称为“美丽的海伦”。 
刻耳柏洛斯。按照米尔金临终前的遗愿，外孙巴鲁赫抱起米尔金，向田野里走去，抡镐扒开土地，

把外公放进去，沉沉地睡了。巴鲁赫在坟墓上守了一个月。亚伯拉罕舅舅没来鼓励巴鲁赫，也没有试图

说服巴鲁赫放弃。约西和他的妈妈赞同大家的看法，认为巴鲁赫疯掉了。皮耐斯觉得很恐怖，不能相信

这样可怕的梦境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鼻子低下。“外公要我这么干的”，巴鲁赫吼道。“无耻之尤！”

“外公叫我干的。”“还使用暴力——飞舞的链条铁棒。你就像守着地狱大门的刻耳柏洛斯。”但渐渐

的，皮耐斯跌坐在地上，让步了。 “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说“这里躺着耕种这片土地的农人”，对

像皮耐斯这样的人是无法抗拒的理由。“他死了，埋在自家的花园里”，皮耐斯自己也不得不引用圣经

里的话，明显带着羡慕的意味。 
勾勒姆。法妮娅对祷告、宗教仪式和神迹极为敏感。当利伯森喋喋不休地告诉她自己熟悉的拉比和

牧师的名字时，她那张漂亮的脸变得极为难看。利伯森毕竟头脑还算清醒。工人小组的年轻人像雄鹰一

样，能够在飞行中突然转向而不失速度和高度。“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布拉格的勾勒姆的直系后代”，

利伯森说，引得法妮娅欢快地笑起来。他知道欢笑和爱情是紧密相关的，于是他就基布兹内部人人平等

的理想开了个玩笑。他知道这个漂亮的基布兹成员将成为他的女人，抓住她的手，向她求婚。她从葡萄

园直接来到了村庄里。藉由勾勒姆的传说[6]，利伯森将基布兹的法妮娅成功诱拐到村庄来。 
亚当和夏娃。在丹尼尔眼中，伊斯特就是夏娃，是他的最初的纯洁的爱。当丹尼尔还是婴儿时，他

抬起尚未长出头发的脑袋，用力地前后摆动，为的是转向伊斯特。他才三周大就学会了爬，跟在伊斯特

的母亲菲吉和自己的母亲后面，像个顽强的小爬虫。他哭个不停，原因不是饥饿，也不是出牙的疼痛，

而是因为他想要米尔金和菲吉的女儿——伊斯特。如果伊斯特去洗澡或睡觉，他就会放声大哭，声播山

外。7 个月大时，丹尼尔就能跟着他的心上人到处跑，在学会叫“爸爸”和“妈妈”之前，他就知道她

的名字。菲吉始终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唯一的真爱。只不过通常，两人被安排在天涯海角，终生痛

苦，却不知为何。万幸的是菲吉的女儿和法妮娅的儿子，生在同一个村子。“他们就像亚当和夏娃同在

伊甸园里”[7]，皮耐斯认为。“伊甸园故事的真正意义，不在伦理上，而在恋情上。他们是当时世界上

唯一的一对”，而无神论者埃利泽·利伯森认为。最令他感动的不是亚当与上帝同在，而是亚当与夏娃

同在。 
利斯巴。冬妮娅在自己的丈夫、神奇的养蜂人马古利斯死后，每天早晨都要跑到丈夫坟头去匆匆看

一眼，确定她丈夫没有找到什么秘密通道跑出来。她是按马古利斯的要求把他埋葬的，像赫梯人的君主

那样做过防腐处理。她让儿子给他涂了一层黑色蜂胶，把他盛殓在装满蜂蜜的木棺里，用蜜蜡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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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晒得滚烫的大地皲裂了，马古利斯的坟头上冒出橙黄色的烟，他的蜜蜂被蜜诱引，聚在坟头

狂飞乱舞，嗡嗡直叫。皮耐斯敬佩地认为，“她就像守在儿子尸体旁的爱雅的女儿利斯巴”，一语道出

了葬仪的神圣性。 
参孙。开学初，皮耐斯讲了一个大力士参孙的故事。他问孩子们，“参孙为什么能成为英雄”？只

有马古利斯的孙子米查说，“他不怕蜜蜂，用手取蜂蜜”。在这个小男孩看来，父亲和爷爷要穿戴上面

罩、手套和防护服，才能把蜂蜜从窝里用烟熏出来。但是，大力士参孙可以毫无防护地走上去取蜜，没

有比这更勇敢的行为了。皮耐斯被孩子的天真深深打动，要求其他老师鼓舞并保护孩子这种纯洁无邪的

心灵。 
亚伯拉罕、利百加、伊斯特、便雅悯等，《圣经》的余绪无处不在。在《蓝山》里，亚伯拉罕在婚

礼上穿着蓝裤子、白衬衫，这色彩与白底蓝星的以色列国旗一致。丹尼尔用漫山的矢车菊犁成的伊斯特

名字的蓝色字母相互映衬。《蓝山》的中文译者将 Esther 译为伊斯特，音同以斯帖。根据《大众塔木德》

[8]介绍，以斯帖是以色列历史上 7 位著名女先知之一，其事迹见于《圣经·次经》。 

6. 结论 

由上可知，沙莱夫在命名人物和描写人物行动时确是煞费苦心的，这些人物犹如《圣经》时代的先

知和英雄，继续着自古以来以色列民族的谱系，传递着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的讯息。 
1950 年发布的以色列《回归法》规定，每一位犹太人均有权返回以色列，入境之时自动取得公民身

份。这一具体措施在法律上确认了《巴塞尔纲领》所表达的重返锡安的夙愿，确认了犹太人根据国际联

盟赋予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令》。众所周知，以色列国的建立受到周围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一致抵

制，以至长期以来战火不断，而以色列则几乎全民皆兵。作家梅厄•沙莱夫曾在青年之际像普通的以色列

人一样效力于军队。他参加了发生在戈兰高地的六日之战，但他始终主张用土地换取和平。人们从他的

作品中不难寻绎到他的国家意识和政治立场——停止战火，维护和平，千古一脉，国家本位。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Shalev, M. (2002) The Blue Mountain. Halkin, H., Trans., Canongate Books Ltd., Edinburgh, 1-5. 
[2] 云也退. 专访以色列作家梅厄·沙莱夫——上帝高高地坐在天堂里, 好孤单, 好寂寞[N]. 外滩画报, 2012-07-26. 

[3] 圣经[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8: 729. 

[4] [以]梅厄·沙莱夫. 蓝山[M]. 于海江, 张颖,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310, 85, 64, 224-225. 

[5] 古斯塔夫·施瓦布. 希腊古典神话[M]. 曹乃云,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115. 
[6] Idel, M. (1990) Golem: Jewish Magical and Mystical Traditions on the Artificial Anthropoi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w York, 96. 
[7] 圣经[M]. 南京: 中国基督教两会, 2008. 

[8] 亚伯平罕·柯恩. 大众塔木德[M]. 盖逊, 译. 傅有德, 校.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4: 140. 


	The Revival of Myth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ream
	Abstract
	Keywords
	神话的复兴与梦想的实现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2. 拓荒者创造新式民族神话
	3. 孕育民族国家的诗化自然
	4. 一切为了土地的召唤
	5. 民族复兴的意象创造
	6. 结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